
(Footnotes on addition of “Visual Orthographic Skills” to Chinese translation) 

 

有關加入「視覺字形分析」於 2025 年 IDA 讀寫障礙定義中文譯本之說明 

中文屬於「深層」的意音文字，其字形與讀音的不一致性極高。在閱讀過程

中，將字形、 語音及語義聯繫起來觸發的解碼和編碼過程，被認為受字形結構

複雜度所影響。透過神經網絡模型測量世界主要書寫系統的複雜度，顯示漢字

在視覺處理上的複雜程度最高（Chang Li-Yun et al., 2016）。數以千計的獨特漢

字中，包含約一千個不同的部首，且字內部件的結構與空間怖局繁複，加上語

音提示並不可靠，這些因素皆對視覺字形分析能力形成獨特的要求（Daniels & 

Share, 2018; McBride, 2016）。 

針對中文語言與文字的相關認知因素，進行的聚類分析顯示，中文讀寫障礙存

在不同的認知亞類型。然而，所有亞類型的讀寫障礙者與對照組相比，均表現

出較弱的視覺字形分析能力（Cheah et al., 2025）。一項「後設語言覺知」研究

的統合分析顯示，在不同的閱讀發展階段，語義部首的覺知與其他認知語言因

素一樣，均顯示出中度相關（Zang et al., 2025）。另一項關於中文閱讀視覺能力

的統合分析發現，無論在低年級還是高年級階段，視覺分析和言語均具有高度

的聯繫效應（Yang et al., 2013）。 

除了使用「詞彙判斷」作業來評估字形分析能力外，「延遲抄寫」亦被用於評

估字形分析能力，包括自動化地掌握複雜字形結構的規則，以及對語義部首和

語音部首的識別和定位能力（Cheah 2025）。 

字形分析處理能力的缺損被認為是中文讀寫障礙中最主要的徵狀之一，表現為

難以掌握及自動化運用字形結構規則（McBride et al., 2018）。研究亦發現，在

不同華人社會中，字形結構分析能力缺損均是中文讀寫障礙最普遍的認知語言

缺陷之一（Ho et al., 2004; Meng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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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for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此中文翻譯的背景資料 

 

國際讀寫障礙協會（IDA）讀寫障礙修訂定義 — 中文（香港）譯本備註 

 

「讀寫障礙作為一種特殊學習障礙」 

自 2007 年起，特殊學習困難（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 SpLD） 已正式被納

入香港康復政策下的殘疾類別，並受香港《殘疾歧視條例》（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 DDO）保障。《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為特殊學習困難人

士提供策略性的終身支援，範疇涵蓋：早期識別與學前支援、學齡支援（小學

及中學）, 社區及成人支援、就業支援以及過渡安排。 

「字詞閱讀及／或拼寫困難」 

由於中文的字形結構性質特殊，拼音文字（如英文）中將單元（字母）串連起

來的「拼寫」（spelling）概念，應用於中文字的編碼時會有所不同。本譯文是指

「書寫時將字件組拼成單字」，在回譯中則對應「拼寫」一詞。 

 

中文讀寫的底層認知語言因素 

中文閱讀涉及流暢度、語音、語素及視覺字形分析能力；在不同類型的讀者或

讀寫障礙案例亞類型中，這些能力的缺損程度各異。 

 自動流暢度及準確度是中文閱讀及其困難的基本特徵。 

 雖然語音能力對於辨識與提取語音至關重要，但音素與字形的對應關係

在中文解碼與編碼中並非系統性可靠。 

 語素在中文極為重要，因為大部分詞彙均由有意義的單字組合，而每個

組合成的詞皆有其意義。因此，口語能力與語素覺知是影響中文閱讀的

重要因素。 

 由於中文字形結構的特性，讀者需對筆畫、部首及字內部件的空間關係

進行較高程度的視覺分析。因此，中文譯本中加入了「視覺字形分析能

力」一詞。 

不同地區中文閱讀與書寫的差異 

本譯本適用於粵語及繁體中文的閱讀與書寫。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內地、台灣

及新加坡）使用普通話（國語）口語，會產生不同的語音影響與敏感度。中國



內地及新加坡使用的簡體字，其字形結構筆畫較少，可能影響視覺字形分析的

需求。此外，各地的中文詞彙與語法亦隨方言及地域而異。口語與書面語的對

接程度，會影響閱讀理解與文章寫作。中國內地的「漢語拼音」與台灣的「注

音符號」為幼年讀者在習字初期提供了系統性的解碼支援；香港的教育體系中

則沒有應用與之對等的系統性工具。 

在香港，口語使用的粵語並不直接用於書面寫作，書面語是以現代標準漢語

（即普通話口語的書面形式）為準。學生必須額外學習一套書面詞彙與語法，

這為他們帶來了額外困難。此外，香港教育實行英文並行教學與應用,對大部分

學生而言，英語是必修的第二語言 。 這進一步挑戰了患有廣泛語言障礙及讀寫

障礙的學生。 

若將此中文譯本參考應用於香港以外其他中文地區，需進行一定程度的適調。 

 


